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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事绘本中“愤怒”情绪的多模态转—隐喻表征
———认知诗学视角

赵秀凤，李晓巍

(中国石油大学 外国语学院 北京 100249)

摘 要:本文提出情绪的多模态转—隐喻表征连续体模型和图文多模态表征系统，以几米的十部叙事绘本为语料，系
统考察“愤怒”的图像表征手段，总结“愤怒”转—隐喻多模态协同构建的规律，阐释其认知诗学效果。语料分析表明，
除高频使用“愤怒情绪的生理效果代愤怒情绪”这一常规转喻外，几米还频繁使用隐转喻，形象刻画强烈愤怒情绪导
致的夸张效果，吸引读者注意力。最具认知冲击力的视觉表征是隐喻，几米频繁使用亮丽的色彩、形状、构图等视觉元
素，基于转喻—隐喻的互动，把“愤怒是容器中的气体”、“身体是容器”、“强度大是空间上的大”等基础隐喻整合构建
出“愤怒是火焰”、“愤怒是怪兽”、“愤怒是自然的力量”等概念隐喻。图像元素对语言隐喻的“去熟悉化”处理，刷新
读者的常规图式，产生语言隐喻无法比拟的认知诗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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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 building an EMOTION representation model of continuum from metonymy to metaphor and a system of pictorial
and verbal representations，this paper，taking ten Jimmy’s narrative picturebooks for young adults as data，conducts a com-
prehensive analysis of the pictorial representations of ANGEＲ，on which a generalization of multimodal collaborative construc-
tions of ANGEＲ is made and followed by a brief account of their cognitive poetic effects． Our data analyses show that，apart
from the frequent use of conventional metonymies such as“PHYSIOLOGICAL EFFECTS OF ANGEＲ FOＲ ANGEＲ”，Jimmy
constantly employs metaphtonymy，vividly illustrating the dramatic effect of fierce ANGEＲ． In terms of cognitive impact，the
most effective means is pictorial metaphor． Jimmy fully taps the potentials of such visual elements as bright colors，shapes and
pictures to construct complex metaphors incorporating the basic metaphors like ANGEＲ IS HEAT，ANGEＲ IS THE GAS IN A
CONTAINEＲ，BODY IS A CONTAINEＲ，HIGHEＲ DEGＲEE IS BIG IN SPACE，etc． Meanwhile，by virtue of the interaction
and integration of metonymy and metaphor，Jimmy represents in an appealing multimodal manner with such conceptual meta-
phors as ANGEＲ IS FIＲE，ANGEＲ IS A MONSTEＲ，ANGEＲ IS A NATUＲAL FOＲCE． It holds that pictorial metonymy and
metaphor，represented in a fashion of“defamiliarization”of the linguistic counterpart，have more forceful cognitive poetic im-
pacts than linguistic metaphors alone，by means of refreshing readers’conventional schema of interpretation．
Key words: multimodal metonymy; multimodal metaphor; multimodal cognitive poetics; narrative picturebook

1． 引言

“愤怒”是人类愿望得不到满足，实现愿望的行为一再
受到阻挠引起的紧张积累而产生的情绪体验( 叶奕乾等

1997:348，转引自孙毅 2013: 148)。在认知语义学领域，“愤
怒”是研究最多的一种情绪概念( Kvecses 2000)。Kvecses
( 1986，2000，2002)、Emanatian( 1995)、Geeraerts ＆ Grondelaers
( 1995)等学者结合大量语言证据，对“愤怒”情绪隐喻进行
了系统的认知语言学研究。但是，这些研究囿于隐喻的语
言表征。

关于“愤怒”的非语言表征，Forceville ( 2005)、Erden
( 2009)和 Shinohara ＆ Matsunaka( 2009) 相继以法国和日本
漫画小说为例，考察和区分了“愤怒”的视觉手段，开创了

“愤怒”的视觉隐喻研究。这些研究拓宽了情绪隐喻研究视
野，但是，存在几方面不足: 1) 没有从认知机制上系统区分
表征类型，分类具有一定的随机性; 2) 没有区分转喻和隐
喻，把很多明显属于转喻表征手段归入隐喻，有些分析和表

述不够准确; 3) 没有关注多模态表征特征，或多或少地忽
视了图像和文字的互动。

本文把研究语料拓宽到彩色叙事绘本，以几米的十部

绘本为例，从认知机制入手，对“愤怒”的多模态表征方式和
协同构建特征进行系统考察和分类，并结合读者的解读过

程，分析多模态转—隐喻情绪构建的认知诗学效果。

2． 情绪的多模态转—隐喻模型

我们认为，可以从认知机制角度把情绪表征分为三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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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喻、隐转喻( metaphtonymy) 和隐喻，它们构成一个从转喻
到隐喻的连续体。

图 1． 情绪表征转—隐喻连续体
就“愤怒”情绪而言，最频繁使用的视觉方式是用身体

体征代情绪本身，如攥紧的拳头、涨红的脸、张大的嘴、圆睁
的双眼等。Forceville( 2005)称之为“指示性符号”。用转喻
术语来说，这类符号以果代因，用情绪操控下的身体反应代

情绪本身。其次是隐转喻符号，如头发竖立、头上冒气泡
等，这类符号蕴含基础隐喻“愤怒是体内气体的释放”或“愤
怒是力”。当体内气体聚集到一定程度，就会爆发出强大的
作用力，使得头发竖立或头上冒泡。在这层意义上，以隐喻
“愤怒是力”为基础，“直立的头发和气泡”以果代因，转喻愤
怒情绪本身。第三类符号为隐喻表征，运用完全不同的概
念域如火、烟、怪兽、雷电等映射“愤怒”。

图 2．“情绪”的图文多模态表征系统
遵循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理论脉络，学界开创了探讨多

重模态功能的新视野，特别探索语言模态与其他模态如何

契合一处来融汇为一个整体(孙毅 2015: 20)。从多模态表
征来看，在纯语言文本中，“愤怒”情绪可以通过非转 /隐喻
词汇如“愤怒”直接表达出来，但是，在绘本中，除非在视觉
上缺省，只用语言文字表达情绪，否则不借助于转喻或隐

喻，人物的情绪无法传达。从图文互动来看，情绪的多模态
表征系统如图 2。
基于该连续体模型和多模态表征系统，以下系统考察

语料中“愤怒”的多模态转—隐喻表征情况，分析其认知诗
学效果。

3． 语料和方法

本文考察的语料为几米的十部叙事绘本:《1． 2． 3．木头
人》、《你们我们他们》、《失乐园———秘密花开了》、《失乐
园———魔法失灵了》、《月亮忘记了》、《我的错都是大人的
错》、《星空》、《我不是完美小孩》、《世界别为我担心》、《如
果我可以许一个愿望》。选择几米的绘本，不仅因为它们具
有非凡的文学审美价值和庞大的读者群，而且因为它们在

运用多模态符号转—隐喻表征抽象情感方面独具匠心，蕴
含丰富的认知审美意义。

就具体研究步骤而言，两位作者先以一本绘本(《1． 2．
3．木头人》)为试点，各自对绘本进行细致而全面的文学赏
读，了解其整体语境，然后分别识别并整理出“愤怒”情绪的
图像和文字表征。之后，进行比对，不一致之处，由多模态
研究课题组集体对照文献反复研讨确定。据此，对所选的
十部绘本逐一进行解读识别，对所有的表征进行归类、统
计。我们共发现 18种“愤怒”表征方式，合计 312次。

4．“愤怒”的图像表征

4． 1 转喻表征
使用频率最高的图像表征方式是具有人类普遍体验

性、伴随愤怒情绪出现的身体体征，具体表征类型及分布如
表 1所示。
表 1．“愤怒”的图像转喻表征

序号 表征方式 频次 百分比

1 攥紧的拳头 16 5． 0%

2 涨红的脸 35 11． 2%

3 张大的嘴巴 20 6． 4%

4 圆睁的双眼 48 15． 4%

5 紧闭的双眼 19 6． 1%

6 倒八字眉 37 11． 9%

7 跺地的双脚 28 9． 0%

8 高举的双手 11 3． 5%

9 紧抱的胳膊 10 3． 2%

10 紧闭的嘴巴 42 13． 5%

合计 266 85． 3%

(注:以上百分比是相对于总频次 312的比例)

这类图像转喻是人类产生愤怒情绪时最普遍的感知体

征，出现频次高达 85． 3%。这些手段对应于“愤怒”的语言
常规转喻，如“气得脸红脖子粗”、“气得直跺脚”、“气得吹胡
子瞪眼”等。在同一幅图像中，表 1中的多种手段有时同时
出现，因为人在“愤怒”时身体会同时有多种生理反应，如脸
发烫、头脑发热，愤怒到一定程度时，往往还会伴随着咬牙、
跺脚、两眼发黑、头晕眼花等体征(孙毅 2013: 149)。从文学
叙事来看，这类图像在转喻人物情绪的同时，还发挥着另外

一种重要的叙事功能:以瞬间动作代系列行为过程，推动叙

事进程。从文学创作技巧来说，该类表征类似于自然主义
或现实主义创作手法，也是愤怒情绪的常规表征，对于读者

而言，其陌生化程度不高，诗学冲击力相对薄弱。
4． 2 隐转喻表征
我们在语料中发现多处不同于上述基本身体体征，但

在理想认知模型中又普遍存在的表征方式，如“直立或飞扬
的头发”(图 3)、“颤抖的身体”(图 4)、“头上或嘴中冒出的
气泡”(图 5)。

图 3 图 4 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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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类表征类型分布如下:

表 2．“愤怒”的图像转隐喻表征
序号 表征方式 频次 百分比

1 头发直立或飞扬 11 3． 5%
2 头上冒出的气泡 2 0． 6%
3 身体颤抖的虚线 7 2． 2%
合计 20 6． 3%

怒发冲冠、怒气冲天、气得发抖是愤怒情绪达到顶点时
的身体反应。从这层意义来说，这类符号以果代因，是转
喻，但是，这些表征背后还隐含一种隐喻逻辑:从身体容器

爆发出来一种超强力，致使头发直立、身体发抖、眼睛冒金
星等身体反应，因此，我们称之为隐转喻。无论是气泡、直
立的头发，还是颤抖的身体都是“怒气”之果，以果代因，是
转喻，途经转喻实现从气体域或力域到情绪域的跨域映射，

形成一个转喻和隐喻联动链条:

图 6．“愤怒”情绪转隐喻的映射过程
4． 3 隐喻表征
张辉( 2000)通过大量的语言实例对比发现，汉英表示

“愤怒”情感共用的源域有:“火焰”、“精神失常”、“侵犯性
动物行为”、“自然力量”、“束缚的动物”。这些源域在几米
绘本中都有更加直观地表征。我们发现，几米还擅长使用
“乌云”、“闪电”、“暴风雨”等极端天气表征“愤怒”，这一点
与 Shinohara ＆ Matsunaka( 2009) 基于日本漫画所得出的结
论一致。几米绘本中“愤怒”的隐喻表征见表 3。
表 3．“愤怒”的图像隐喻表征
序号 表征方式 频次 百分比

1 火焰 12 3． 9%
2 怪兽或凶猛的动物 6 1． 9%

3

自
然
的
力
量

摧枯拉朽的狂风暴
雨

4 1． 3%

乌云 2 0． 6%
雷电 2 0． 6%

合计 26 8． 3%

4． 3． 1“愤怒是火焰”隐喻
从表 3可以看出，几米惯用“火焰”表达人物的愤怒，占

所有隐喻表征的 46%。这些“火焰”均着深橙色，形如喷发
的火山，以熊熊烈火之势从人物嘴巴喷出，如图 7、8。

图 7． 图 8．
愤怒的人物往往位于图像的底部，形体渺小，而其口中

向上吐出的火焰高大凶猛，占据整幅图片的 2 /3。这里蕴含
空间隐喻，以图像空间的大小映射愤怒的等级，表征“强烈

的愤怒是高大威猛的火焰”。而且，吐火的“小人物”抬头仰
天，喷出的火苗直抵图片的顶端，多个锯齿形火苗构成一簇

簇矢量，引领读者的视线冲破图片的物理边界，产生一种怒

火直抵云霄的幻觉。绘本以一种极其直观的形式还原了
“火冒三丈”这一习语表达的概念隐喻，凭借强烈的视觉和
情感冲击力，给读者带来常规隐喻所无法企及的审美愉悦。
在这类图像中，人物、火焰与背景的颜色往往形成鲜明

对比，如图 7所示，背景颜色为深黑色，火焰为橙色和金黄
色，文字为象征光亮的白色。在大面积黑色衬托下，亮黄色
火焰被高度前景化，显得更加鲜艳浓烈，令读者极易产生一

种换位错觉，体悟故事世界内人物强烈的愤怒情绪。
“愤怒是火焰”隐喻的映射过程如下:

图 9．“愤怒是火焰”的隐喻映射
火焰域的相关属性映射入愤怒域的过程其实涉及很多

基础隐喻，如“强烈的愤怒是高大的火焰”、“强烈的愤怒是
浓厚的橙色”、“高强度是空间上的大”、“愤怒情绪的后果或
危害是面积的大小”等等。如果要更加细致切分整个映射
过程，“愤怒是火焰”这一隐喻建立在另外一个基础隐喻之
上，即“愤怒是身体容器内的气体”，一经点燃就会喷火，从
这层意义上来说，“火焰”也是转喻的喻体，以“现象或果”代
“因”，即“容器内的气”目标域。其互动过程如图 10所示。

图 10．“愤怒是火焰”的隐转喻链
这一联动机制不同于图 6的隐转喻链，这里的主体是

隐喻，确切来说是两个隐喻，凭转喻纽带建立起某种关联。
4． 3． 2“愤怒是怪兽或凶猛的动物”隐喻
另外一个使用频率较高的源域是动物或怪兽。几米用

反常规化手法描绘出各色各样的凶猛类动物，承载着人物

的怒气，彰显着愤怒的力量。如图 11、12。

图 11． 图 12．
图 11中，发怒的人被描绘为长着翅膀和尾巴的怪物，

该怪物嘴巴大开，怒火喷射而出。所配的文字是“怒火无处
发泄，从嘴巴开始”，图像与文字协同作用把“愤怒”形象地
隐喻为口吐火焰的怪兽，用其侵犯性姿态映射愤怒的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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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描述小女孩看到一群男孩欺负一个同学时十分生气
的场境，这里女孩的“愤怒”用“形体巨大的恐龙”来隐喻，通
过恐龙硕大的身体映射女孩气愤的强度。从碎石和男孩们
惊恐万状的神态可推导出恐龙威力或破坏力。
与“愤怒是动物或怪兽”相对应的文字隐喻为“愤怒是

魔鬼”。不过，由于几米绘本大多数关乎儿童世界，其中的
怪兽或动物，也因此具有了某种憨态可掬的形态，即使威力

无比的“愤怒”也或多或少地带有某种童话色彩，也因此比
抽象的语言文字隐喻多了一层诗性基调，传递着东方人特

有的温情。
4． 3． 3“愤怒是自然力量”隐喻
几米把人物的情感不但诉诸于身体体征和视觉冲突，

而且还承袭借景抒情的中国诗学传统，大规模地调用故事

世界内的自然景致，启动植入民族文化集体记忆中的“物我
两忘”的文化审美图式，把人物的七情六欲涂抹于或花草树
木，或亭台楼阁，或日月山川之间，近似于古代文人墨客用

“古道西风瘦马”式的景致描述，呈现悲凉情怀。
几米惯用的一个隐喻手段是通过描绘极端自然力量对

景物的毁灭性作用隐喻映射人物的“愤怒”。我们把这一隐
喻概括为“愤怒是自然力量”。这一自然力量有时表现为狂
风暴雨，有时为压顶的乌云，有时则为闪电霹雳，或兼而有

之。其表征方式往往为愤怒的人物处于破坏性很强的自然
力量中，天人合一，上天感应人物的愤怒。如图 13、14。

图 13． 图 14．
图 13选自《月亮忘记了》。没有了月亮，人们情绪狂

躁，无比气愤。图像中除了有立于两个建筑物间形体硕大
的怪兽外，树木凋零、汽车车窗破裂，一片狼藉和凌乱。该
景象以果代因，转喻自然的破坏力。同样，在图 14中，人物
“愤怒”的情绪与使植物凋零的自然力相互映照:天空昏暗，
树叶凋零。自然界的破坏力映射人物的“愤怒”情绪，两者
在后果上相似，都具有摧毁性。“愤怒是自然力量”这一隐
喻通过突显“破坏力”这一共同属性，在两个域之间建立跨
域映射关系。

5． 几米绘本中“愤怒”情绪的多模态特征

根据“情绪”的多模态表征系统( 图 2) ，我们对语料中
“愤怒”情绪的图—文表征方式，进行了考察统计。
理论上说，图像和文字表征系统中的选项可以自由排

列组合为多种图文协作方式，但是，语料考察发现，它们的

组合呈现出规律性特征。
一、图像表征全覆盖。如表 4所示，当图像缺省，即没

有任何视觉表征时，文字也缺省。也就是说，当需要显性表
征“愤怒”时，图像表征必不可少，这也符合绘本以图像表征

为主导的语类特色。这也说明图像表征的功能不仅限于动
作和场景的视觉再现，还具有重要的表情( expressive)功能。
表 4． 几米绘本中“愤怒”的多模态协同表征
协同方式 图像 文字 百分比

一
致
式

转喻 转喻 17． 1%
转隐喻 转隐喻 3． 9%
隐喻 隐喻 10． 1%

不
一
致
式

缺省

转喻 %
转隐喻 %
隐喻 %
非转 /隐喻 %

转 喻

缺省 32． 6%
转隐喻 %
隐喻 %
非转 /隐喻 13． 3%

转 隐喻

缺省 4． 3%
转喻 %
隐喻 %
非转 /隐喻 1． 5%

隐 喻

缺省 4． 3%
转隐喻 %
转喻 %
非转 /隐喻 12． 9%

二、文字臣服于图像霸权。如表 4所示，无论图像表征
方式如何，文字缺省高达 41． 1%，说明“愤怒”情绪主要依赖
图像呈现。图片所配的文字主要用于叙述动作和事件。这
一点不难理解，由于愤怒是人的基本情绪，往往有丰富的身

体姿势和表情反应，这些反应易于视觉呈现。文字的大面
积缺省也从一个侧面说明，语料中 41． 1%的“愤怒”情绪表
面上为单模态图像转—隐喻，但是，由于文字是构成叙事语
境的重要成分，文字的作用不可忽视。
三、一致式占绝对优势。在图—文共同参与表征的情

况下( 58． 9% =100%-41． 1% ) ，图—文表征方式高度一致，
占所有图—文表征的一半以上( 50． 8% =31． 1%* 58． 9% )。
这说明在认知机制的选择上，图—文往往趋同于统一，相互
印证和加强，突出人物的情绪。
四、图—文互补中文字倾向于简约化。在图—文共同

参与但表征方式不一致的情况下，文字倾向于使用非转 /隐
喻直白式表达。这也符合绘本的语类特点:文字简约，更多
地依赖图像和色彩表征故事世界。该情况下，图像的转—
隐喻表征把抽象的语言文字所表达的内容付诸于可见的形

象，起到了详述和拓展的作用。
总之，绘本主要依赖转—隐喻视觉图像表征人物的“愤

怒”情感，文字起辅助作用。相对于黑白漫画，彩色绘本大
量运用色彩或调节色度突显转—隐喻的映射属性。

6． 结语

语料分析表明，图像转喻“愤怒的生理效果代愤怒”使
用频率最高，用人物面部的线条、颜色、身体、姿势等视觉手
段表现人物的内心的情绪，是绘本这一语类最简捷便利的

表征手段，最符合读者的认知常规图式。但是，如果情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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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征只局限于单一图像转喻方式，叙事的情感冲击力就会

大打折扣。因此，几米还频繁使用隐转喻，形象刻画强烈愤
怒情绪导致的夸张效果，吸引读者注意力。最具认知冲击
力的视觉表征是隐喻，几米倾向于用亮丽的色彩、形状、构
图等视觉元素整合“愤怒是容器中的气体”、“身体是容器”、
“程度大是空间上的大”等基础隐喻，构建“愤怒是火焰”、
“愤怒是怪兽”、“愤怒是自然的力量”等概念隐喻。通过图
像元素对语言隐喻陌生化表征，刷新读者的常规解读图式，

产生语言隐喻无法比拟的认知诗学冲击力。从最普遍、直
接可见的生理体征，到基于基础隐喻的生理体征，再到完全

不同概念域的构建，情绪表征形成了一个从简单到复杂，从

转喻到隐喻连续体。在几米的叙事绘本中，它们的使用频
率也按照这一顺序逐级递减。
在多模态协同表征方面，绘本往往采用图—文一致式，

相互印证和加强。在不一致的情况下，“愤怒”以图像表征
为主，文字倾向于缺省或非转 /隐喻，体现了绘本文学叙事
中文字简约浓缩的艺术特点。
概言之，彩色绘本把人物内心的抽象情感付诸于多模

态符号传递给读者，通过刺激读者的视觉神经，调用其镜像

神经元，创造感同身受的移情效果。作者通过动态调控读
者的阅读图式，挖掘图像和文字符号的表征潜势，创造审美

张力和诗学冲击力。这也是绘本文学盛行的认知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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